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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山庄好风光

实业集团 万江华 摄

姚老姚老，，您是铜煤人的骄傲您是铜煤人的骄傲
段建国段建国

50多年前，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
歌曲，因雷锋日记和朱践耳结缘，才旦卓玛
饱含深情的演唱后，唱响祖国长城内外、大
江南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际，我深情地回忆起这首歌的词作者姚筱
舟老师。我年轻时因爱好文学和姚老结
缘，因写作和姚老成为忘年交。

姚老上过军校，参加了抗美援朝，在上
个世纪 50年代来到原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
工作。他和矿工打成一片，吃住在一起，他
知党恩、感党情，在工棚里写下了《唱支山歌
给党听》这首诗歌，并以焦坪煤矿的谐音“蕉
萍”为笔名发表在《陕西文艺》，后被收入春
风文艺出版社《新民歌 300首》一书，雷锋将
其抄在日记里。1962年，雷锋不幸因公殉
职。1963年，毛主席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

学习”，全国迅速掀起学习雷锋热潮。上海
音乐学院教师朱践耳从《雷锋日记》中看到
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一夜未眠谱成
曲子，并交由正在上海音乐学院深造的藏族
歌手才旦卓玛演唱，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是一名刚走出校
门的学生，特别喜欢焦坪煤矿工会主办的文
艺刊物《玉华报》。记得一天《玉华报》刊登了
姚老写的一篇文章，《焦坪，我的第二故乡》。
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在焦坪煤矿工作、生活
了20多年，我虽然调离了焦坪煤矿，但我的心
依然在这里，因为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就是从那篇文章认识姚老的，此
时，他已调到《铜川矿工报社》任四版的
文艺编辑。

1985年，我成为一名采煤工。1987年的

夏天，铜川矿务局举办通讯员培训班，我作
为基层通讯员有幸参加。晚上，我怀着忐
忑虔诚的心去矿工报社，想见一下编辑老
师。我主动介绍一下自己，姚老抬头打量
我将近一分钟后说：“你就是小段，你写的
文章我一直关注，精神可嘉。你创作热情
高，见报的新闻报道稿件也不少，但文艺
作品太少了。”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文
艺创作和新闻宣传不是矛盾的对立体，而
是相辅相成的。写好文学作品，可提高你
新闻写作水平。你还年轻，要不怕吃苦，
要有坐冷板凳和日拱一卒毅力来写作！”姚
老的话，我铭记心中。

1996年 6月上旬，在建党 75周年之际，
陕西电视台拍一部姚老的纪录片，当时我已
调到焦坪煤矿宣传部工作，我全程陪同采

访。两天的接触，更加深了我对姚老的敬
佩。2019年 9月 1日，姚老因病在铜川去世
后，我几次拿起笔想写点什么，又不知从何
写起。今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到
来之际，从中央到省市各大媒体都在用快
闪等不同形式来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这
首红色经典歌曲，反响强烈，震撼人心。

4月 28日，铜煤职工管乐团，登上央视
参加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咱们工人
有力量》两首红歌。优美动人的旋律，通过
中央电视台再次响彻在祖国上空，激荡亿
万人民心田。

《唱支山歌给党听》穿越时空，承载百年
风雨，唱出了几代铜煤人的赤子情怀。凤凰
山因您而巍峨、漆水河因您而欢唱。姚老，
铜煤人因您而骄傲！ （铜川矿业公司）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
莫止。”读到《采薇》的时候，忽然想起前不
久的一件事情。在经过一个小镇时碰上过
集，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我独对豌豆荚起
了兴趣。朋友说：“这些豆荚有些老，怕不
好吃。”我说，这是童年时光里的珍贵记忆，
买些回去，正好忆苦思甜。

我对豆荚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但对
于豆荚的芳香却始终没忘。多少年来，时
常在餐桌上吃到嫩绿的豆荚，但怎么也找
不到童年时的感觉。当我大把抓着豆荚
时，心里充满了欢喜。

看着我带回来的豆荚，母亲笑着说：
“你买豆荚时，就没有挑拣？”她仔细地将豆
荚分成三份，一份是略显青黄的，一份是嫩
绿的，剩下的籽粒饱满。她说：“豆荚的成

熟度不同，吃法也不同，嫩绿的豆荚生吃清
脆可口。”便剥开豆荚，将嫩绿的豆荚皮，轻
轻折叠，然后用两个手指前后用力一搓，薄
薄的一张豆荚皮就被揭了下来。我咀嚼着
豆荚，一股浓浓的乡情油然而生。

农谚曰：寒露豌豆，霜降麦。豌豆比麦
子早下地，也比麦子早成熟。以前“旧谷既
没、新谷未生”，青黄不接，野豌豆还是人们渡
过春荒的救急菜，有些地方还有“救荒野豌
豆”一说。“野豌豆”是它的俗名，它还有一个文
雅的名字叫“薇”。《诗经》中还有“陟彼南山，言
采其薇。”“山有蕨薇，隰有杞桋。”等美妙文
字，楚辞唐诗里也有很多关于薇的佳句。

有歌曰：“朝采山上薇，暮采山上薇。
岁晏薇亦尽，饥来何所为。”“其藿作蔬入羮
皆宜”，其嫩茎和叶可做蔬菜食用。“点酒下

盐豉，缕橙芼姜葱。”“桑枝空后醅初熟，豆
荚成时兔正肥。”在苏轼和陆游的笔下，野
豌豆简直就是人间的佳肴珍馐了。

豌豆秧最喜欢生在麦田中，缠绕在麦
秆上，风吹不掉，雨打不脱。麦子有多高，
它就长多高。豌豆和小麦就像一对伙伴，
一起汲取大地的精华，承接日光月色的爱
抚，共舞在绿色的田野里。小时候，我和
伙伴们常常喜欢在麦地深处寻找豆荚，童
年的趣事，又浮现出脑海里了。放学后，
我喜欢在田间地头，独自天马行空幻想，
像豌豆一样常常淹没在绿色的海洋里。

豌豆成熟的时候，麦子也开始颗粒饱
满圆润起来。摘几个麦穗，用手掌心搓揉一
番，吹去绿色的麦壳，一个个胖胖的麦粒惹
人爱，虽然没有豌豆的清脆，却有一种绵绵

的醇香。无论豌豆或小麦，它们都有一种
原始的芳香，就像田间地头的荠菜和蒲公
英一样，极其普通，但却无私滋养着乡村，
滋养着人们，滋养着我快乐的童年。

吃着豆荚，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两个手
指一搓，几次都没有完整揭开，于是将豆荚皮
在嘴里乱嚼一气，惹得母亲笑弯了腰。她说起
小时候偷豆荚的故事，仿佛一瞬间也回到了
童年。母亲的一生，很不顺畅，面对艰难困
苦，早早就熬白了头，辛勤耕耘了一辈子，这时
却又像一个孩子一样，忘记了一切的忧愁。

时光如流水，年华飞逝。立夏才去，又过
了小满。豆荚熟了，麦子也熟了，丰收又一次
让人感怀。思念过往，一阵阵清香、一串串往
事、一个个日子，都散发出淡淡的芳香……

（澄合矿业百良公司）

豌 豆 熟 了
金红权

孙文胜

金 黄 色
时令跨过立夏，金黄色就逐渐成为大地的主色调。

有趣的是，麦子在由青翠、淡黄，演变成金黄的过程
中，太阳和农人是携手合作者。太阳将色彩泼洒一点
儿，农人挥舞锄头涂抹一点儿，到了芒种，麦子的肤色
就达到了极致，丰硕的腰身也芳香迷人。

小麦泛金的季节，我曾看见父亲跪在成熟的麦田
里低声自语。阳光倾泻，他神情严峻，身体僵直，手
心捧着的麦粒，颗颗闪耀着金光。那一刻，四野辽阔，
万籁俱寂，天、地、麦子，和饱经沧桑的父亲浑然一
体，他们的组合呈现了自然基本的色彩。画面里少了
谁，那恢宏的气势，似乎都将出现不完整的缺憾。

其实，我最早为金黄色所震撼，是在少年时的一
个初春。

那天，我和父亲拉着板车到北塬上卖胡萝卜。午饭
时，俩人圪蹴在荒废的配电房前吃咸菜夹馍。一位大叔
从身边走过，看我瑟瑟发抖的样子，对我父亲说：“跟我
来，给娃舀碗热汤面吃。”父亲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

大妈的面条刚出锅，闻起来香喷喷很馋人。她盛
一碗给我父亲，一碗给我。父亲觉得受用不起，又是
摆手又是阻挡。大叔说：“粗茶淡饭的，端来就吃，
有啥推让的？”于是，我们父子俩都吃上了热汤面。

吃完饭我到后厨去送碗，见院中几垄油菜竟然
在乍暖还寒的季节开放了，心下很好奇。大妈说：

“这些花四周有墙围护着，是比外面开得早。”油菜
生长着，我的心里不知怎么忽然就暖融融的，仿佛从
有记忆起，那些油菜花就一直这样灼灼盛开着。

虽然我心里藏着暖，但当我该描绘自己的金黄
时，我却是怯懦的。

那一年，当融入城市的理想破灭后，我像《人生》中
的高加林那样，被严酷的现实击倒了。暮色中，父亲在
我身边放了一盘向日葵，那明丽的色彩与秋夜的星空两
相呼应。父亲说：“醒了？”口中的烟斗一明一灭。他拿
起向日葵问：“这是啥颜色？”我木然。父亲说：“你是识
字人，看看这饱满的籽粒，应该知道啥叫聚天地精
华。这葵朵，染得就是日头的颜色。”父亲早年失去双
亲，土地、庄稼是他活命的依赖。他在无望中读懂了稼
禾的语言。此刻，面对皇天和后土，我还有什么抱怨的
理由？站起身，我和父亲披着月色，踏着蛙鸣回家了。

那年秋日，对于我们的辛劳，玉米、毛豆、南瓜……
像讲义气的朋友，带来了一串串、一嘟噜、一盘盘、
一朵朵丰厚的回报，让接应的人手忙脚乱，顾住前
面顾不住后面。等到把它们肩扛手提、人拉车载地
运到家，墙上挂的、晒箔上晾的、窗台上摞的都光灿
夺目，映得屋里屋外亮堂堂的。空气中弥漫的香
气，熏得人如痴如醉，步履踉跄。黄土地上，金黄
色，让我们迎来了好日子。

金黄不是黄金，却蕴含着收获和满足。我喜欢。
（运销集团）

一个绵远悠长又跌宕起伏的故事忽
入我梦，梦里的人们化为一个个色彩斑
斓的幻影，围绕着我，向我耳语诉说。古
老的城墙犹如饱经风霜的老者默默矗
立，缓缓开口将沧桑娓娓道来，于城墙之
下，我开始了梦回古都西安的旅程。

望八百里秦川物华天宝，叹五千年历史
人杰地灵，西安是多少人自古以来的向往，
而梦里的我诚挚热烈地喜爱着这片土地。

梦境初始，映入眼帘的是一排雄厚坚
固的古城墙，她在泛着青灰色的薄雾中朦
朦胧胧朝我而来，我仿佛看到东方欲晓

“半卷红旗”旁，头戴铜盔，身披铠甲，手握
长戟的将士严守在城门外的威严景象，于
岁月的长河中，在风尘的金戈铁马下，起
舞着暗淡的刀光剑影，斑驳了斜阳。更有
他乡多少“长安名利客”也是通过这道围墙

漂泊于此，为国尽忠，从此故里归长安。
梦中，时间的长河将我推波前行至20世

纪末，走过城南街道，趴在 90年代西安城的
墙头上，世人早已盛传长乐未央，更何况还
有跨越千年令人振奋的盛世大唐，尽管经历
了历史上无数硝烟弥漫的兴衰更替，以及近
代国仇家恨下血雨腥风的猛烈冲刷，但都
不影响这座历经万般劫难而浴火重生的古
都，在时代使命的号召下重回往日的繁华。

移步换景，我又看到了 21世纪初的西
安，这里已然车水马龙，华灯初上，亭阁廊

台美轮美奂，城里的女子三两为伴，身着汉
唐之锦衣华服，发戴珠钗，肌若凝脂气若
兰，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大唐盛世的繁华
好像也是隐隐约约浮动于此，我仿佛看到
唐玄宗李隆基“开元盛世”造福天下苍生，
百姓一派和谐、富庶景象，吾心甚悦。暮然
回首，于灯火阑珊处，大唐芙蓉园“紫云楼”
三个大字赫然醒目，不怒自威，霎时间便忆
起《题大唐芙蓉园之紫云楼》一首诗里曾写
道：“芙蓉园内紫云楼，面俯莲池背倚丘。”
此情此景，不禁令我身临其境感受到了盛世

恢弘的气势磅礴。
梦境的结尾，我庆幸生活在八百里秦川

的苍茫大地上，饱尝千百年历史文化的熏
陶，时代的变迁仿佛一闪而过，让我怀疑那
古楼外的青石板是否也会有汉唐的印记
呢？轻触泛着古老苍颜的青墙，指尖下
的粉墨就飘洒成了一缕清烟，世人是否
能化作这古城墙上的一块砖瓦而永世长
存，笑看岁月流逝呢？

大梦初醒，我带着这些深切的感知走
出了梦境，回归现实，所有故事如在幻境
却又历历在目。可不论是梦境亦或是现
实，我都知道，在西安随便抓一把黄土，
都能感受到历史的凝重，西安作为“十三
朝”古都，她的历史魅力独树一帜。西安
将永远被世人所热爱，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
我也不例外。 （西安重装铜川公司）

姬 雪

梦回古都西安
霁岫笼纱，青丝含翠。

黄鹦对唱梨花地。

池边倩女采芹忙，遥被人知风流坠。

红杏方开，山桃正蕊，

晴光美景游原季。

蜂飞蝶舞入花丛，偷香未了枝头醉。

（彬长矿业大佛寺矿）

郭宝锋

踏莎行·霁岫寒纱

我是一个标准的“农二代”，自小奔跑
在田地间，与泥土为乐，同青草为伴，总喜
欢放羊时将白云幻化，夏夜将繁星追寻，常
常畅想长大后的自己，在哪儿、干什么……
成长的过程顺遂而简单，会因为考试成绩
或喜或忧，也会因为父母期待或轻或沉，一
度为眼前的得失伤春悲秋、故作深沉，却
从未想过人生的岔路口该怎么抉择。

高考志愿的填报是懵懂的，本科就业
的严峻趋势推动着考研，直至再次直面就
业难题时，才开始考虑我要在怎样的城市，
从事什么职业成为怎样的人。讲台上信口
拈来的飞扬令人自信，写字楼里得体的职
业套装令人神往，实验室里一袭白褂令人
平静……我困顿在对未来的憧憬中看不清
前路，尝试一个又一个，安慰自己趁年轻，

不怕错，却在镜子里看到一个日益消沉且
迷茫的脸庞。直到重新捡起专业知识，将
所学用于工作时，才得心应手，重拾自信。
我知道，曾经的逃避是一时的，倾注心血和
热情的专业，才是兴趣所致。

煤炭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能源，从开
采、洗选、运输到应用，早已形成了一条成熟
的产业链，而管道输煤作为新型物流方式，意
味着煤炭运输走向绿色环保，低碳节能的新
方向，我有幸在传统能源的末班车上坐了物

流头等舱。每每想到我的名字将与国内外管
道输煤示范企业紧密相连，想到领导在耳旁
的谆谆教导，想到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为行业
未来的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我的内心就
感到无尚光荣和自豪，更多了几分责任和重
担，我想这就是我苦苦追寻的职业信仰吧。

有人说，职业信仰是对职业的高度认
知，是无论顺境逆境都不会放弃的初心，是
事业存在的执念。我想，职业信仰是让我内
心平和的良药，也是让我在挑战中愈干愈勇

的热情。父母之养育，老师之教导，让我心
生信念、抛却怯懦，手持盾牌、勇敢直前，我
时常感概：芸芸众生，漫漫年华，我与煤炭
和管道的相遇，是何其幸运！是神渭给了
我舞台，让我描绘青年人的梦想；给了我
平台，让多年的专业知识找到了归属；给了
我机遇，让我认识到科技创新推动世界发展
的驱动力。“一生择一事，一事倾满情”，在这
里，我体会着多样的生活，办公室、车间
里、化验室、储罐顶、草地间、活动区都可
以是工作，见识着陕北的大漠、沿线的荒
凉和工业的繁华。虽然现在我的水平仍
然很稚嫩，经验很欠缺，但是我还有大把
时间去充实去提高，不忧不虑，不畏不
惧，从容而坚定地往前走，我的青春和芳华，
都将承托创新、献予管道。 （神渭管运）

姬 雪

青春言志 芳华献尔

牡丹斗艳 运销集团韩城分公司 张桂英 摄

家乡的茶园 陕钢集团 唐丽素 摄


